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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市文物局邀请部

分区文委和博物馆负责同志在局

机关新会议室召开市区两级共管

博物馆机制座谈会，于平副局长

主持。

博物馆处范军处长介绍了我

局召开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制

座谈会的缘由：一是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和国务院《博物馆条例》；

二是为贯彻 2017 年全市文物工作

会议精神，按照简政放权的总体

思路及“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

计划分步推进各区落实博物馆属

地管理职能；三是为听取各参会

单位对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

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博物馆处李

学军调研员对我局拟发的《关于

建立市区两级共管机制切实落实

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责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作了介绍，对涉

及各区文委具体落实博物馆属地管

理职责的相关内容作了重点解读。

参会单位负责同志依次发言，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局建立市区两

级共管博物馆机制很必要、很及时，

有利于区域内博物馆事业发展与全

市博物馆的规范化管理。同时，对

《通知》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涵盖日常工作交流、区域性行业

组织发展和政策资金项目扶植等方

面，也对我局的博物馆管理工作提

出了增强工作交流和业务指导力度

的建议。

法制处李响同志系统梳理了我局建立市区两级共

管博物馆机制的法律法规依据，回答了部分参会同志

的疑问。

于平副局长作总结发言，感谢参会单位对我局工

作的支持，再次强调此次座谈会的大背景是为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国务院

《博物馆条例》。作为我局建立市区两级共管博物馆机

制的前奏，也是依法落实博物馆属地管理职责的一项

重要举措。我局将在听取与会单位意见和建议的基础

上，结合全市博物馆行业实际情况及各区文化委员会

专业管理队伍现状，分步推进各区博物馆落实属地管

理职能。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海淀三虎桥附近有昌运宫小区及一

条昌运宫路。

昌运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位于今

天紫竹桥东北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原

曙光中学）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其

周边皆冠以昌运宫门牌号。 

据《日下旧闻考·郊 》记载：昌

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 , 司礼太监张永建

于明正德六年（1511），位于广源闸之南，

三虎桥西里许。万历四十四年（1616），

由太监林潮重修，竣工后更名为昌运

宫。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殿宇七重，松

栝二十三株，栢柏二十株，大皆合围，夹以杂树，上

枝干霄下阴蔽地，有二碑筑亭覆之，一为敕建碑，一

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篆额，

为正德七年（1512）立，又一碑万历中立，副使刘效

祖撰文。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敕重修，门内天

元圣境，有钟鼓楼、功曹殿，中为元天玉虚宝殿，恭

悬御书额曰：坎德尊严，联曰：气合冲虚尊水府，灵

昭赫奕肃星纲；后为神霄延寿宝殿，额曰：元虚至德，

联曰：真宰无言神鼓荡，元机莫赞妙生成；最后为玉

霄上穹宝殿，联曰：绛阙云扶开 荡，紫垣河绕引灵

长。“前后殿阙俨如天上神,皆铜像，渗以黄金炉鼎文，

发丹碧苍松翠柏，并成大观”。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记：“略国朝之制，道院

多以观名，其名宫者，特为隆重”，可见昌运宫在明

之显赫位置。宫墙外有明武宗时八虎之一张永墓。“有

明正德多权珰，永也差比彬瑾强。所知尚有几希良，

依松造墓深埋藏”，这是清工部侍郎阮元对八虎咏诗

评价。明正德年间，东宫的随侍太监以刘瑾为首，张永、

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八太监号

称“八虎”。张永参与诛杀太监刘瑾，结束了八虎时代；

他还曾保护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王守仁，使其得以免遭陷害。

“玄宫东瞰皇畿迥 , 碧水西潆汉甸斜”，昌运宫临

高梁河，风景优美，其中特以松柏著名 , 清著名诗人

法式善、弘晓、宝廷等皆有关于昌运宫咏松的华彩诗

句。阮元《昌运宫白皮松歌》中的诗句最为精彩：“白

龙乱窜千条光，鳞鬣欲动冷忽僵。森然结夏堆雪霜，

阴羽鹤鹤飞来凉。仙人垩以琼瑶浆，十步之外闻古香。

手扪其肤腻若肪，俯视桧柏翻老苍。”杨大鹤《昌运

宫道院看松歌》对白皮松树干、树枝、树叶、树皮等

进行细致精彩的描述：“传闻琳宫松最古，入门离立

苍髯迎。虬枝修干互盘矗，霜皮黛叶纷纵横。干如劈

华耸云表，枝如翔凤垂 缨。叶如仙人散绿发，皮如

积雪铺青苹。一株两株已奇绝，何况二十四树罗。瑶

桢空阶无尘醮，坛静浓阴满地心。神莹枝头谡谡幽，

籁发耳畔彷佛闻。”

清初康熙年间昌运宫白皮松仍有 24 株，清中期

约道光时期“古松七株百尺长”，清末同治年只余“阶

前四株松”。

松柏沧桑，琳宫沧桑，昌运宫名称保留至今，是

对历史的纪念。

                                                             （董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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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牵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市文物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

局长高大伟主持。随后又召开了由北京市文物局牵头

的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北京市

文物局副局长于平主持了会议。市委宣传部、市发展

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国土委、市交通委、市农

委、市水务局、市旅游委、市园林绿化局、市法制办、

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区政府、区文化委员会、区园

林绿化局的领导及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

《北京市推进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精神，并

宣布成立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建设

专项小组、长城

文化带建设专项

小组。会上宣读

了《西山永定河

文化带建设组工

作规则》《长城

文化带建设组工

作规则》。

之后，于平副局长就做

好相关工作提出以下三点意

见：一是认真学习，提高认识。

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推进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有关讲话。

北京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

名城，我们各

成员单位要高

度重视首都文

化建设，思考

认识文化带建

设的意义与价值。二是明确分工，抓

好落实。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文化

带建设工作中涉及到的相关政策，结

合各自职责、职能和优势，积极参与，

也要明确职责，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

人员。三是统筹安排，加强协作。各

成员单位要把北京文化带建设工作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项政治任务和重点工

作，明确责任、分工协作、及时沟通、密切配合、形

成合力。

最后，于平副局长要求与会人员要将本次会议内

容及时向本部门主要领导汇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进

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扎实工作，共同做好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市文物局文保处）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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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认识古代社会的钥匙，文博行业重视历

史学研究，掌握史学新成果、新理论，可以帮助业界

更加深入地开展业务工作。

我国的白银时代是从明代开始，到 1935 年废除

银本位制而宣告结束的。白银时代是如何开启的？白

银货币化又是怎样在我国发展演变的？ 8 月 22 日，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明史专家万明

先生，应邀为市文物局机关、局属单位及在京博物馆

从业人员开展了题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 500

年白银时代的开端”的主题讲座，解读白银货币化的

历史进程与明代白银货币化。

明代白银货币化发生在 16 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

当时中国通过白银和世界联系，并为全球经济体系的

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明先生指出，白银的货币化是从赋役折银开始

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大量的民间交易促成张居正财

政体系改革得以实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又加快明

代中国市场与全球产生互动，导致日本和美洲银矿的

开发，外银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以白银为中心的全

球性贸易网络。随着全球白银不断流入中国，晚明时

期我国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而这也加速

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17 世纪 30—40 年代，欧洲爆

发了猛烈的“价格革命”。这场由白银引发的世界危机，

导致了我国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市场一片萧条。同

时，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影响了我国

白银流入量。所以，白银输入的锐减是明朝统治结束

的重要原因之一。

讲座中，万明先生还和参加讲座人员探讨了中国

官方银矿的开采等学术命题。

局属单位的文物研究、历史学、博物馆学、文物

保护等专业方向的业务人员参加了讲座，深感大受启

发。大家认为讲座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或模糊、或

错误的认识，对今后的研究、展览、社会教育等方面

工作的提升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讲座有利于通过挖掘细微且具现实意义的历

史选题，参与社会发展，指导文博工作，有利于推动

文博领域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博工作者的责任

担当。

（讲座指导单位：组织宣传处、法制处（科研处）、

局机关党委 ；供稿 ：《北京文博》编辑部、北京市文

物局史志办公室、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掀开白银时代的神秘面纱——学术论著写作研修系列讲座第六讲成功举办

市文物局于平副局长主持长城文化带建设成员单位会议

8 月 30 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西周燕都

遗址博物馆主办，古陶文明博物馆协办的“瓦塑屋瓴 

当承文明——燕国瓦当艺术展”在西周馆二楼临展厅

开幕。本次展览的展品以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的战国

时期燕瓦当为主，通过瓦当实物及展板文字资料，为

观众讲述燕国宫殿建筑的艺术文化

成就。

瓦当在当今社会的很多建筑

物上已难觅踪影，不被普通大众所

熟知，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

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展览

以“燕瓦当由来”“走近

燕瓦当”“神秘饕餮——

燕瓦当的母题纹饰”及“瓦

当题拓赏析”四个部分为

观众层层揭开燕国瓦当的

神秘面纱。在策展的过程中发现，如何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学术性很强的燕国瓦当的来

龙去脉讲清楚、说明白，是摆在策展人面前

的一大难题。因此我们对本展览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通过勾画建筑物、瓦当的线条图，

并将燕国瓦当当面的主题纹饰饕餮纹各部分

进行着色区分，帮助观众更加形象直观地认

识和了解燕瓦当及当

面的纹饰。

本次展览，我们

精心选取了62件战国

时期的燕瓦当，透过

这些展品，我们可以

看到燕国瓦当的地域

文化特色非常明显，

纹饰种类多样、文化

内涵深厚、制作工艺

精美、青铜气息浓郁，

为学术界所关注，与齐、秦瓦当并称为我国先秦时期

三大地域瓦当。三千年历史回眸，古老而神秘的燕国，

有太多需要我们解开的历史谜团。而有着整齐划一规

制和丰富多样纹饰的瓦当成为了我们本次展览关注的

对象，它就像一把打开燕国之门的钥匙，带我们走进

燕国，去感知那段历史的灿烂辉煌。

                            （文字 ：黄祖冉 ；图片 ：李亮）

“瓦塑屋瓴  当承文明——燕国瓦当艺术展”在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出

饕餮纹大瓦当

展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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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在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

村有一通石碑，文物普查登

记项目记为“园寝重地，禁

止樵采”碑。此碑碑阳书“宣

统壬戌五月，园寝重地，禁

止樵采”。碑阴书“洵贝勒府

庄园处奉谕：著庄园处传知

本府园头黄文岐、黄国臣、

杨森，所有大宫山玄同寺沟

一带相连山产，均划归本爵

预修吉地之用，统名之曰九

龙山，栽安界桩，以符赐恩

原旨名称。所有伊等出力垦

熟山地，俟占用时另行酌量给价，俾资移种，而示

体恤。将此通传知之。特谕。”

所谓宣统壬戌为 1922 年，当时逊清朝廷尚尊奉

宣统年号。洵贝勒就是光绪皇帝之弟，溥仪之叔载洵。

大宫山也就是今大工村一带。1924 年，载洵拟拆除

大宫山的玄同宝塔，因为涉及古物，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载洵的拆除行动没有成功。

对于大宫山的古迹，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及考古学会极其关注，先后两次派人调查，并在

1924 年 8 月 2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调查报告。

报告中提及 1924 年上半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派顾颉

刚和容庚探访大宫，并写有报告。而后由于有人在

大宫附近乱掘（即指载洵拆塔事），宛平县官方通知

北大研究所，研究所考古学会本着保存古迹的原则，

拟调查并发掘，并派出徐炳昶与李宗侗二人再度调

查。徐、李二人在大宫见到“御赐洵贝勒府九龙山

地东界”石桩、“宣统壬戌年立”碑（即禁止樵采

碑）、玄同宝塔。在玄同宝塔上二人看到宛平县知事

所出“禁人毁伤古迹”告示。对于玄同

宝塔、周边房屋遗址及二石洞（应即排

水涵洞），二人都有直观描述。离开大

宫后，徐炳昶和李宗侗又调查了周云端

和尚塔及辛庄黑楼。对于调查所得及与

传说的关系，二人做了合理推测，指出

大宫可能为刘瑾的房屋园寝，后废为寺，

石洞就是刘瑾房屋的遗品；对于黑楼，

二人认为可能也与刘瑾有关；而玄同宝

塔他们认为与刘瑾无关，推测为和尚坟。

基于调查，报告提出了三步发掘计划。

同年 8 月 9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发

了《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

古迹宣言》，文中指出古物古迹的重要性及国人对于

古物古迹的轻视，并将矛头直指清室，最后呼吁“苟

国人不急起阻止，则今日失一古迹，异日即失一史

料，其事似微，而所关兹大，长此以往，西山古建

筑将积渐受其摧残，史料缺遗，后来学子，考索无从，

我国文化将有沦亡之惧，不亦悲哉。本会有志考古，

无力挽救，瞻企文化， 焉兴忧，所望邦人君子，群

起力争，则庆幸者，非徒考古界矣。”

当日调查大宫古迹的四人，顾颉刚后来成为历

史学家，开创了中国民俗学及历史地理学，容庚则

是古文字学家，徐炳昶（旭生）为考古学家，李宗

侗也为历史学家。以我们今天后知后觉的眼光看他

们的调查结论是有问题的。玄同宝塔之北的墓葬在

1960 年修建水库时，得知其墓葬主人为高时明，也

就是玄同宝塔的建造者，大宫古迹与刘瑾无涉，是高

时明所建园寝道观。高时明葬于九龙山之事见于刘

若愚《酌中志》及孙奇逢《司礼监掌印云峰高公墓表》

（《夏峰先生集》卷十）。此外王源《居业堂文集》卷

二有《司礼监高时明传》。

虽然具体调查结论有问题，但调查者所秉持的

实地调查及科学发掘的理念是我们至今都应该学习

的。今天看来，当年北京大学诸公保存古迹的初衷

还是实现了。高时明墓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他们看到的两石洞今天称大工村北花园排水涵洞，为

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就连他们当日看到的“禁止樵采”

碑也成了文物，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张鹏飞）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对京西大宫山的调查

“园寝重地 禁止樵采”碑（岳升阳摄）

                        高时明墓内景（张鹏飞摄）

高时明墓（田海摄）

1998 年在清理整修田义墓寿域

时，于慈有芳墓之前方出土了一座“清

故畅春园总管讳荣贵邓公之墓”的石

额，从而证实了邓荣贵是 葬在明代

田义墓园中的清代宦官。邓荣贵是清

代什么时期的太监呢？在历史上又有

什么记载？

明代田义在模式口村西的墓园也

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宦官墓园，田

义墓已经成为了模式口一带非常有特

色的古代建筑。田义死后，不断有明

清的太监自愿 葬在其左右，从老照

片来看，田义墓园内松柏参天，各种

不同时期的石五供、石碑、宝顶鳞次

栉比。邓荣贵是清乾隆时的太监，一

生仰慕田义，他在生前就曾从慈有芳手中购得了慈祥

庵的房屋在此居住，他也说过：“磨石口是一个千年

吉地，田公所葬之处，暗合风水，宜置佳城，吾愿终

身追随其左右。”

我们就从这块出土的石额说起。石额上刻邓荣

贵是畅春园的太监总管。康熙十六年（1677）设立敬

事房，隶属内务府，从此敬事房成为清代唯一的宦官

机构。敬事房除管理禁内宦官，负责杂务，传宣谕旨

外，还管理包括禁中之外的景山、南府、瀛台及位于

郊外的圆明园兼长春园、静寄山庄、清漪园、静明园、

静宜园、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

从清代宦官的品级职衔来说，可分为大总管、

总管、副总管、首领、副首领和一般太监六级。总管

和首领都属于上层宦官，他们分别执掌各处的宦官机

构，其地位较高。清初的宦官不设官阶品级，顺治初

年曾按规定给宦官十三衙门定过品级。敬事房是清代

宦官的“宫殿监办事处”。敬事房设有总管、副总管，

给太和、中和、保和、文华四殿三作首领太监员数，

给与八品职衔。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式规定敬事

房设五品总管一人，五品太监三人，六品太监二人。

所以《清史稿》称：“（清）太监授职官自此始。”

敬事房所管辖的畅春园设有总管二员，俱七品，

执守侍；首领十名，无品级；太监四十名，专司本园

一应杂务。从石额刻文看，邓荣贵是畅春园的两名总

管太监之一，按规定品级为七品。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

帝六十大寿。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每年都要

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乾隆六十大寿自然又与其他

年份生日不同，朝廷上下都在准备盛大的庆贺典礼，

乾隆皇帝也回想起自己自即位以来的丰功伟绩：平

准格尔、扫大小金川，河宴海清，不由得踌躇满志，

好不惬意。他正陶醉在自己的光环之中时，忽然总管

王忠来报：“总管潘风病故。”乾隆闻听内心颇感晦气，

他强压住怒气不发，传谕道：“潘风病故亦当俟过万

寿月，发报具奏，著将王忠议罪，再总管等近来渐无

忌惮，嗣后凡遇此等事件，毋得于万寿月妄行具奏。”

乾隆毕竟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对此事的处理还

留有余地，他只是觉得这些太监近来有些张狂，肆无

忌惮，不顾人之常情，不懂礼数，是需要严肃整治一

下，以期引起宦官们的警觉。所以他在谕旨中提醒太

监们今后凡再遇到此等事情，不要再在万寿节时随便

来奏。

可无独有偶，第二天，在万寿节庆典刚刚结束，

乾隆接受了群臣拜贺，君臣同乐之后，沐浴更衣，刚

回到养心殿，还沉浸在寿宴的喜庆中，忽然，又有总

管李文贵来报：“畅春园总管邓荣贵病故。”邓荣贵连

死都死得不是时候，看来李文贵还不知道昨日王忠受

斥之事，或者是谕旨尚未传达，李文贵撞到枪口上来

了。话音未落，乾隆心中猛然腾起了一股怒火，恶从

胸中生，自然产生了一种旧账、新账一起算的念头，

面对李文贵，他怒不可遏，道：“今岁系（朕）六旬

大寿，太监总管病故，何关紧要，李文贵不知尊卑大

体，况伊在养心殿当差多年，何事不谙，今乃糊涂若

此。”

此事也不怪乾隆会勃然大怒，昨日刚治了王忠，

今日又有李文贵重蹈覆辙。谕旨说得也很清楚，李文

贵在皇帝身边已有多年，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想必他也

很清楚，否则早就该革职了，看来李文贵也是应了乾

隆的话“渐无忌惮”，连尊卑大体都不懂了，所以乾

隆立即“著王常贵问明（事体），（对李文贵）从重治

罪”。

乾隆并未把气撒在死去的邓荣贵的身上，只是

大大地治了李文贵的罪，对邓荣贵还算宽容，说邓荣

贵多年来勤勤恳恳服侍皇帝，尤为辛苦，应以厚葬。

所以他才能顺利地入葬在前明太监田义的墓园中。

                                                             （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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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北京陶然亭公

园东南部地下电缆施工时发现了一

件巨型石雕，由于没有完全出离地

面，尚无法准确测量其规格尺寸。

目测大约长 130 厘米，宽 100 厘米，

厚 80 厘米。偏白色的大理石质地，

圆雕方法，质量大约在 2 千公斤左

右。它的出土很可能与陶然亭公园

一带的历史有关，它具体的出土地

点在公园东南角，正好位于历史上

原黑龙潭的范围。文献所记载的黑

龙潭井眼位置距此东北约 60 米处，

现在正好是一处宾馆饭店的北门

口。传说黑龙潭中有一条黑色的恶

龙，仙人将其制服，用长长的铁链

拴住，就压在这眼古井里。新中国

成立后，有人看到这口古井还有两

米多深呢。再后来，盖建其他建筑

时，为了地基的牢固，还做了特殊

的处理，专门用一根很大的水泥梁

横在了上面，也许是担心恶龙跑出

来吧！

陶然亭历史上尚有更多的文献

记载，因苦于没有实物，无法得到

证实。此巨型龙首石雕的发现对解

开这些谜团会有些帮助，有以下几

条原因：

1. 经过查证史料，以及向老

人们了解，虽然大家都不能准确地

划出原黑龙潭的四至轮廓，但可以肯定的是文物出

土的位置就是在原黑龙潭的范围，说明它与黑龙潭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文物本身的选材、体量、刀工、造型等特点，

足以说明它是盛世或帝王非常重视之下的产物，绝

非普通民间、民俗、宗教等活动之物。

3. 文物本身无任何擦划、断裂等硬伤或严重风

化痕迹，说明它废弃之后未曾挪移过，这就排除了

它被二次搬运的可能，也即有人说它是天坛、先农

坛移来之物是不太可能的。

4. 文献记载清初黑龙潭的盛况，却未曾提及此

龙首雕，说明当时虽然有亭、有潭，但未必得见此

巨龙。设想如果当时人们倘能见到它的尊容，文人

学士们会轻易饶了它吗？文学作品诗文中能少得了

对它的赞美和描述吗？

5. 与现存明清石

雕石刻相比，此龙雕

石质不仅细腻适刀，

而且莹洁滑润，水头

十足，几乎没有风化，

其材质相当优秀，其

历史必当久远，属于

北京或河北地区所产

“燕石”的“老坑”料。

即便是今天偶然出土

的元代石雕石刻，我

们都会发现其表面并

没有那么多的风化、剥蚀等情况，这说明近千年前

的石材开掘尚处于初期阶段，生态保存良好，水分

饱和，相当于玉石中的“籽料”。

6. 此龙形石雕设计大胆，造型奇特，用料大，

刀工流畅，毫无滞碍，不具楞角，与今存同类石雕

如吸水兽、螭头、桥头兽、龟趺首相比，有明显的

差异，而今同类石雕又大多为明清之物。反推的话，

它的时代也应在明清之前。

7. 元代虽非盛世，但到元末，英宗、天顺帝荒

淫奢侈，举国之力而毕于玩乐之役，雕龙祈雨，不

是没有可能。元代是马背民族，设计、制作不受什

么框范，也没有那么多礼节、宗法的规定。龙首石

雕的特点，符合元代风格，也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据陶宗仪《元氏掖庭

记》载：“元祖肇建

内殿，”“槛与阶皆白

玉石为之”。“九龙墀，

龙形九曲，金髯玉鳞

绕罗亭。”“又有龙泉

井，玛瑙石为井床，

雨花台石为井湫，香

檀为盖， 朱锦为索，

云母石为汲瓶。”“熊

嫔性耐寒，尝于月夜

游梨花亭。露袒坐紫

斑石，元帝见其身与

梨花一色，因名其亭

曰联缟亭。”“（顺帝）每遇上巳日，令诸嫔妃 于内

园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纹石为质，以宝石镂成。”“池

中又置温玉狻猊、白晶鹿、红石马等物，嫔妃浴澡

之余，则骑以为戏。”所以，此物出于元代是有理由的。

8. 北京今尚存能参照的元代石雕，有白塔寺、

房山岩上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海公园的塌

腰狮子、角兽、渎山大玉海等，相互比较，不难看

出它们有相似之处。

9. 此石雕成品体量很大，推算当时所采荒料即

应在三个立方米以上，这样大型的工程，仅仅是民

间或者宗教信仰，恐怕是很难达到的，所以不论其

为何代之物，必为皇家无疑。而且元代无论是石雕

还是玉雕，都十分推崇大气圆润的风格，出土的这

尊龙头恰恰也符合这个特点。

10. 龙为抽象之物，但雕龙确需具象手法，此

龙雕周身不论何处无一废刀败笔。除了表现其流畅、

庞大、神灵之外，到处都有仿生、符号、寓意的应用。

比如它的眼睛圆瞪亦龙亦狮，龙口微张舌面屈曲似

吟非啸，龙鼻写实复夸张有如灵芝瑞草，龙角双歧

似鹿如鳄，须发髭鬣卷曲缭绕而颇多韵致等。

11. 龙雕的某些部位至今仍依稀可见其石绿矿物

颜料着彩的痕迹，但未见朱砂之色，可能另有原因。

一般来讲，着色的石雕作

品常常会有两种基本颜

色，一个是绿彩，一个

是红彩；红彩是朱砂色，

绿彩是石绿色，均为矿

物质颜料。朱砂色应该

着在龙头的眼珠子上，

标志着这个作品完成了，

这就像耍狮耍龙要点睛

一样。而这个龙头，根

本就没有上点睛之笔。

也许有人会说这上面的

红彩失掉了，可是又为

什么这么大量的绿彩留下了，偏偏红彩一点都没有

留下呢？这就说明当时它并未雕完，也没真正启用。 

12. 既然是龙首石雕，它会不会是一件像卢沟桥

等的那种吸水兽、镇水兽呢？如果作为吸水兽放在

桥孔券脸的正中，那么这个桥至少要比卢沟桥的中

孔大得多，从形制、形式上看也不大可能。如果像

广源闸桥镶嵌驳岸的兽头，相比来讲此兽头也显大

了点儿！那么，龙头之后是否还有龙身呢？此头如

此巨大，其身之长、之巨即可想而知了。我们观察

龙首的后部为斧剁出的平面，居中凿以方孔作为穿

榫。在龙首的下部仅有 20 厘米左右环刻的龙鳞，据

此可以推断这仅仅是一部分过渡的龙鳞，其后尚应

有龙鳞龙身的衔接，但其长短不可知，其造型不可知，

其存否不知，是行

龙、坐龙、走龙还是

盘龙，不可知。

13. 龙头如何使

用也是个很重要的

问题。龙头的底部与

两颔下面均为斧剁

平面，尤其是后者，

肯定需要与其他平

面相附着，故其独立

竖于潭池内昂头吐

水不太可能。最有可

能的是它居高临下，

颚下贴墙，张口吐

水。龙头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孔，一直通到前面的舌头，

就像人和动物的嗓子眼儿（喉咙）。可以想见，这样

的设计，不单是为了美观，很可能还具有实用价值，

它的作用就是过水用的，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排水或

喷水的设施。

14. 龙头是喷水还是吐水也是个问题，井眼就在

距此约 60 米处，说明水源不成问题。但龙口开度约

50 厘米 ×20 厘米，在没有电力泵水设施的古代，哪

里能供应那么大的水量呢？或许是仅仅在大型活动

时蓄足水量一用而已！

15. 从表面没有硬伤及风化伤来看，龙首似乎未

经使用即遇变故掩埋了；从其着彩而没有丹砂痕迹

来看，似乎工未完也未点龙睛；从其吐舌过水而未

留水痕来看，它根本就没使用过。

16. 龙头出土于地下约 1 米处，的确不够深，但

并不能说它年代很近。因为此处在古代不会有太多

的居民，故生活垃圾较少；另外龙头如果设于高处，

弃置之后自然就不会深埋了。又经过若干年，就是

数百近千年，生活垃圾再少也足以埋过石龙了。

总之，此巨型圆雕石龙之首，应系元代末年帝

王下令出资并安排优秀的工匠们雕凿的非常优秀的

时代艺术作品，它体现了当时工匠们的水平和当时

的社会时尚与设计思路。元朝统治中国的历史，仅

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蒙古民族虽然汉文化的水平

不高，但其手工艺水平却非常高超惊人，这从至今

犹能于博物馆或民间看到的出土或传世的玉雕器物

身上即可反映出来。龙首雕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

元代在今陶然亭公园范围内建潭的史实。频繁的改

朝换代，让许多当时的雕塑作品都还没来得及完成，

就被遗弃一旁了。所以，龙首石雕可能就是当时的

一个城市雕塑，就放在黑龙潭的中心。而且，它还

是用汉白玉雕的巨龙，正好也起到了镇压黑龙潭中

黑龙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黑龙潭，著名的实际上有三处：其

一是密云黑龙潭，位于石城乡鹿皮关以北；其二是

海淀黑龙潭，位于海淀区黑龙潭路附近；其三就是

陶然亭的黑龙潭。而历史最为久远的当属陶然亭中

的黑龙潭，有记载称可以追溯到元代。然而这个说

法却一直缺少物证。这次龙头的出土，说明元代黑

龙潭确实存在并且就在陶然亭附近。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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